
正大气象 盛世强音——书坛泰斗沙孟海

（上接第一版）伏承见示以方君任《隶八
分辨》一卷，别有钱唐厉樊榭序，盖为是书者，
固未尝晓隶与八分之义也。隶者，通词也，对
大小篆而言，则汉人八分即谓之隶，对汉人八
分而言，则晋唐锺王以下正楷又谓之隶，隶无
定名也。八分可谓之隶，而隶不可概目为八分
也。篆之初变隶也，有横直而无波势，此古隶，
及其为汉人八分，则分隶也，及其为正楷书，则
楷隶也，皆可名曰隶。而何可以讥欧洪哉。厉
序又专主割篆二分之说，此尤非是所谓割篆二
分者，大略之词耳，试问谁曾以尺度之哉！八
分云者言字势左右生波，如“人”字之分布者
也，试以《说文》解“八”字、“分”字之旨，详之则
思过半矣。篆有汉篆、秦篆，隶有汉隶、唐隶，
此自不待辨者，今执其一而分区别术失之固
矣，文字古今之公言仆何所私于其间哉。幸此
书弗刊布，以贻后学之蔽可也，厉序亦非能择
言而出者，更所不当拜矣。

翁方纲主要论说了以下三点：第一，在不
同时代，以不同字体为参考物，隶书的指代便
不同，因此，隶书这个名称没有固定的含义。
第二，隶书是比八分更宽泛的概念，八分可以
称为隶书，如分隶，而隶书不全完指八分，还
有其他，如古隶、分隶、隶楷，等等。第三，不
论是割篆书二分取八分的说法，还是若“人”
字分散的说法，都是狭隘而不足信的。翁方
纲的这些观点，直接影响到沙孟海对于八分
书和隶书的看法，他认为隶书、八分书等是活
称，又说“分”的名称没有一定，这些观点实际
上就是受到了翁方纲的影响。另外，翁方纲
对于隶书和八分书概念的诠释，影响了沙孟
海关于隶书和八分书年代上的限制，他认为
隶书的年限长而八分书的年限短，不正是受
了翁方纲隶书的概念宽泛，而八分书含于隶
书的观点的影响吗？

相比于翁方纲，刘熙载关于隶书与八分的

论述显得不那么简明扼要，而是长篇大论。其
中，在隶书和八分书的关系上，刘熙载认为：

“小篆，秦篆也；八分，汉隶也。秦无小篆之名，
汉无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后人也。籀篆为大，
故小秦篆，为正书，为隶书，故八分汉隶耳。”反
观沙孟海所说有波磔的隶书为八分，应该与刘
熙载“八分，汉隶耳”的观点相近。然而，沙孟
海又觉得刘熙载的观点过于片面，他说：“有的
人只承认秦权量诏版是隶书，说两汉碑碣是八
分。也有的人承认两汉碑碣是隶书，秦权量诏
版是篆文。两说都不够全面。”

包世臣认为：“中郎变隶而作八分，‘八’，
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晋以来
皆传中郎之法则，又以八分入隶，始成今真书
之形。”沙孟海谈八分书作者有三种说法，第
三种说法便是蔡邕，这与包世臣的说法是相
吻合的，包世臣所说的中郎即为蔡邕。

说到康有为，与上述的几个人相比较而

言，应该是最能影响沙孟海的了，从沙孟海自
己的记载上看，他与康有为之间的关系为私
淑，可见沙孟海十分推崇康有为，并尊他为
师，那么，康有为又有怎样的八分观呢？关于
八分书，康有为谈论繁复，而值得注意的是，
从康有为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沙孟海的很多
观点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例如，康有为说：

“王应麟曰：‘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欧阳
公《集古录》始误以八分为隶’……翁方纲《隶
八分考》，据此两说，引《说文》‘八’字条：

‘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又言“卫恒
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叙梁鹄弟子毛
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按梁鹄已在魏时，毛
宏更后。若毛宏始作八分，则汉、魏有挑法
者，《石经》等碑已备矣”。无论是引用王应麟
的话，还是转说翁方纲的观点，在沙孟海的论
文中都有与之相仿的体现，且康氏认为“有挑
法者”是八分，与沙孟海所说“有波磔的隶书

（或称八分）”毫无二致，可以说康有为的观点
是沙孟海八分观的重要来源之一。

结 语
关于八分书的作者，沙孟海更偏向于东

汉王次仲，而关于八分书与隶书之关系，他时
而认为这两种字体是活称，不可用固定的概
念来形容它们；时而又觉得有的人称隶书为
八分书，八分应该是隶书，更多时候直接说八
分书就是隶书，因而我们可以判定沙孟海关
于这两种字体的关系，最终认为是隶即八
分。以上观点可以说是沙孟海受到前人的影
响而产生的看似有所矛盾、实则充满思辨的
关于八分书的看法。正如沙孟海先生所说
的，“八分”和“隶书”是场打了二千年还没有
最后的决判的大官司。也许以后有人能将它
们说个明白，也许这场官司永远也打不完。
（本文系“第二届沙孟海学术研讨会”入选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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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 行书论书句

释文：健逊何长卿，古胜吾子行。寸铁三千年，秦汉兼元

明。请观论印诗，浑浑集大成。龙泓

蝯叟爱完白，遗谱慨星散。累累押尾章，朱光接炎汉。镌

诗赠两峰，摇琼对璀璨。完白

沙孟海沙孟海：：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
学书六十年，东涂西抹，一无所成……我

自觉漫长的六十年中间，早一时期是“彷徨寻
索”，走了不少弯路。稍后是想“转益多师”，多
方面吸收些营养来丰富自己。由于功夫不
到，直到老年，写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早年“彷徨寻索”的过程是这样的：十
四岁父亲去世，遗书中有一本有正书局新出
版的影印本《集王羲之圣教序》，我最爱好，经
常临写。乡先辈梅赧翁先生（调鼎）写王字最
出名，书法界推为清代第一。我在宁波看到
他墨迹不少，对我学习《集王羲之圣教序》运
笔结体各方面都有启发。只因我笔力软弱，
学了五六年，一无进展，未免心灰意懒。朋友
中有写《郑文公碑》《瘗鹤铭》诸体笔力矫健，气
象峥嵘，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为了藏拙起
见，我便舍去真、行书，专学篆书。先父在世
时，也写篆书、刻印章，我约略认识一部分篆
文。家里有《会稽刻石》《峄山刻石》，书店里又
看到吴大澂篆书《说文部首》《孝经》《论语》，喜
极，天天临习，加上老一辈的称赞，劲头更
足。由于篆书写的人少，一下子出了小名
声。在中学求学时，星期天常为人写屏、写
对。但上下款照例应写真、行书，还是见不得
人，经常抱憾。后来见到商务印书馆影印梁
启超临《集王羲之圣教序》《枯树赋》，结体逼似
原帖，但使用方笔，锋棱崭然，大为惊奇。从
此参用其法写王字，面目为之一变。再后几
年，看到神州国光社等处影印的黄道周各体
书，也多用方笔，结字尤新奇，更合我胃口，我
就放弃王右军旧体，去学黄道周。与此同时，
我结识钱太希先生（罕）。他对北碑功夫很

深，看他振笔挥洒，精神贯注，特别是他结合
《张猛龙碑》与黄庭坚的体势来写大字，这一
境界我最喜爱，为人题榜，常参用其法。我也
曾按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叙篇》所启示
的程序临写北碑，终因胆量欠大，造诣浅鲜，
比不上别人。但这一过程也有好处，此后写
大字，参用魏碑体势，便觉展得开，站得住。

廿三岁，初冬到上海，沈子培先生（曾植）
刚去世。我一向喜爱他的书迹，为其多用方
笔翻转，诡变多姿。看到他《题黄道周书牍
诗》：“笔精政尔参钟、索，虞、柳拟焉将不伦”
（宋荦旧跋说黄字似虞世南、柳公权），给我极
大启发，由此体会到沈老作字是参用黄道周
笔意上溯魏、晋的。我就进一步去追黄道周
的根，直接临习锺繇、索靖诸帖，并且访求前
代学习钟、索书体有成就的各家字迹作为借
鉴，如唐代的宋儋、宋代的李公麟、元末的宋
克等人作品，都曾临习取法。交游中任堇叔
先生（堇）写锺字写得极好，我也时常请教
他。这便是我“转益多师”的开始。上海是书
法家荟萃的地方。沈老虽过，吴昌硕（俊卿）、
康更生（有为）两先生还健在，我经人介绍分
头访谒请教。康老住愚园路，我只去过一趟，
进门便见“游存庐”三大字匾额，白板墨书，不
加髹漆，笔力峻拔开张，叹为平生稀见。吴老
住山西北路，我住海宁路，距离极近，我经常
随况蕙风（周颐）、冯君木（开）诸先生到吴家
去。在我廿五岁至廿八岁四年中间，得到吴
先生指教较多。听他议论，看他挥毫，使我胸
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我从此特别注意气
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

不少。三十岁左右，我喜爱颜真卿《蔡明远》
《刘太冲》两帖，时时临习。颜又有《裴将军
诗》，或说非颜笔，但我爱其神龙变化，认为气
息从《曹植庙碑》出来，大胆学习，也曾偶然参
用其法。我对历代书家也不是一味厚古薄今
的。我认为临摹碑帖贵在似，尤其贵在不
似。宋、元以来诸名家作品，尽有超越前人之
处，我都引为师友，多所借鉴。篆书，大家学
邓石如，我也同时取法王澍、钱坫。隶书，明
以前人不足学，我最爱伊秉绶，也常用昌硕先
生的隶法写《大三公山》、《郙阁》《衡方》。行
草，我对苏轼、黄庭坚、米芾、祝允明、王宠、黄
道周、傅山、王铎都爱好，认为他们学古人各
有专胜，各有发展。抗日战争期间，避地到重
庆，手头无碑帖，只借到肃府本《淳化阁帖》一
部，择要临习。我对第十卷王献之书下功夫
较多，尽管有伪帖，我爱其展肆，多看多临，有
时会有新的境界出来。因想到传世王铎墨迹
多是临写古帖，取与石本对照，并不全似，甚
至纯属自运，不守原帖规范，这便是此老成功
的所在。昌硕先生临《石鼓文》自跋说：“余学
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
之境界。”也是这个道理。世人或讥评吴昌硕
写《石鼓》不像《石鼓》，那便是“门外之谈”。

我的“转益多师”，还自己定出一个办法，
即学习某一种碑帖，还同时“穷源竟流”，兼学
有关的碑帖与墨迹。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
一碑帖体势从哪里出来，作者用怎样方法学
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
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
最好。举例来说：锺繇书法，嫡传是王羲之，

后来王体风行，人们看不到钟的真帖，一般只
把传世钟帖行笔结字与王羲之不同之处算作
锺字特点。我上面说到宋儋、宋克等人善学
锺繇，曾作借鉴，便是“竟流”的例子。“穷源”的
例子：郑构《书法流传之图》把虞世南、欧阳询、
褚遂良、颜真卿诸家统统系属于王羲之、王献
之下面，一脉相传，这是不妥当的。欧阳询书
体，远绍北魏，近接隋代《苏慈》《董美人》方笔
紧结一派。宋元人不重视南北朝隋代碑版，
或者未见前代有些碑版，妄指欧阳询真、行各
体全出“二王”，太不切实际。又如：苏轼曾称
赞颜真卿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宋人
看到前代碑版不多，只见其雄浑刚健，大气磅
礴，非初唐诸家所有，所以这样说。事实上各
种文艺风格的形成，各有所因。唐人讲究“字
样学”，颜氏是齐鲁旧族，接连几代专研古文
字学与书法，看颜真卿晚年书势，很明显出自
汉隶，在北齐碑、隋碑中间一直有这一体系，
如《泰山金刚经》《文殊般若碑》《曹植庙碑》，皆
与颜字有密切关系。颜真卿书法是综合五百
年来雄浑刚健一派之大成，所以独步一时，决
不是空中掉下来的。我用上述方法来对待历
代书法，学习历代书法。是否合理，不敢自信。

古人说，“业精于勤”，我对书法平日懒于
临习，一曝十寒，实践不够，所以成就不多。
自从林彪、“四人帮”粉碎以来，全国形势大好，
文艺得到了春天。我虽八十之年，还是壮心
未已，正想与中年人一道继续学习，继续上
进。昌硕先生诗：“谓我何求颡有泚，八十翁
犹求不已。”我写这篇检查，切盼书法界同人
论定是非，匡我不逮，给我南针。

作为书法篆刻家的沙孟海
沙孟海有着多个形象，但书法篆刻家是影响最大的一个

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沙孟海的主要形象定位。
沙孟海以北碑方笔入行书，常常侧锋取势，迅速爽利，锋

棱跃然，线条浑厚朴实，但又极尽变化，具有阳刚之美。从区
域书法美学的视角，沙老的雄强书风与柔美的江左风度以及
精细的江南情调是矛盾的，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书法路径显
示出沙老的书法智慧与胆识。

相对于“二王”体系的书家，沙孟海的书法有着极强的现
代性。书法现代性强调视觉感与表现力，体现出艺术的张
力，与大展览式的展示环境相适应。“取法北碑，从字形工稳
用笔精到的技巧型走向‘气酣势畅、精力弥满’的气势型，是
沙孟海对当代书法的大贡献。……对作品形式中刷扫、涨

墨、空间占领这三大特征，使他的书法充满了现代感。”所以
有许多学者认为，沙孟海是中国书法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
键人物。“沙孟海的书法创作具有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
特色，他创造了沉雄老辣、昂扬激奋的阳刚书风，具有浓厚的
时代气息。这种书风迥异于沈尹默式秀丽工稳的“二王”书
风和林散之式的萧散境界，而别具一格，有力地促进了当时
书法艺术的多元化。”书法的现代性还强调书法的写意性与
书写情境的营造。“他说他写字先有成竹在胸，对宣纸凝视一
番，眼前就仿佛会有字迹在宣纸上出现，只要提起笔来一刷
便有活生生惬心的字迹显现。”总之，沙孟海作为书法家的意
义正是在于对书法现代性的开拓。

与书法相比，沙老的篆刻艺术影响受限。陈振濂先生说：
“与书法成就相比，沙老的篆刻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
当然是因为他的篆刻在风格上未有如书法那样的震撼书坛”，
但如果系统研究沙老的篆刻艺术，我们就会发现沙孟海的篆刻
不亚于书法，充溢着浓郁的现代色彩。翻看《兰沙馆印式》，方
正、奇肆、恣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出于刀下，充满着与现代
构成艺术相通的道理。沙孟海的篆刻取法极广，一方面是长期
的考古研究工作为篆刻艺术打开了视野，另一方面是站在印学
发展史的高度来反观篆刻创作。因而“以近现代篆刻史人物
论，沙孟海是晚近印学界的一代宗师，一个明确的象征，他的去
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较为客观的评价。

作为学者的沙孟海
1928年《近三百年的书学》是沙孟海在书法理论史上的

成名之作，并进入了中国史学界的视野，顾颉刚《当代中国史
学》说：“关于书法史的研究，著述极少，只有几篇零碎的论文，
散见于各杂志中，如《东方杂志》27卷二号所载沙孟海先生的

《近三百年的书学》，便算是较有系统的作品了。”《谈秦印》厘
清了当时对于秦印的混乱认识；《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对“笔
笔中锋”提出怀疑；《碑与帖》以及《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
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提出写手与刻手的关键性
问题；《古代书法执笔初探》则从大量的出土文献出发，提出

“执笔方式因生活用具、风俗习惯而变”的观点。从沙老的著
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可贵的“疑古精神”与原创性。

沙孟海书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跨学科性质，在20世纪
广阔的学科背景之下，引入其它领域的学科理论直接移植到
书法的研究中，去解释书法现象。综观《沙孟海论书文集》，沙
孟海一生的书法研究综合运用了金石学、文献学、历史学、美
学、教育学、考古学、社会学、生物学、遗传学等多学科的理论
方法，对书法史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梳理、演绎、比
较、分析、拣择、淘漉、转释和重构。因而有学者说“事实上，沙

氏书学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多方面的突破，是与20世纪前叶中
国的新学术不可分的，尤其是生物学、考古学、遗传学等在观
念认识、研究方法上对沙氏的触动和启发，使沙氏于传统学问
之外获得了另一学术源泉以滋养其书法艺术之土壤。”跨学科
交叉研究是现代学科研究的属性，体现了现代学科研究与探
索的一种新范式。沙孟海跨学科的书学研究思想体现出他对
于书法学科发展前瞻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作为一个学者的视点
高度与宽度。

作为教育家的沙孟海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书法发展史的视角看，沙孟海是

中国当代书坛巨擘，同时也是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之
一。“他是当代书坛年岁最长，成就最高的学者，他在书法、金
石学、篆刻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多方面均有独创性的成果，又
是中国书法教育界的开创者之一。”1962年在著名美术教育家
潘天寿先生的呼吁之下，文化部决定在全国美术院校中国画
系开设书法篆刻课程，并由浙江美术学院试办书法篆刻专
业。沙孟海与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朱家济诸先生
开始筹备工作，并于1963年夏天开始招收书法篆刻专业学
生，标志着中国书法教育由传统师徒授受式向高等教育的专
业化道路的转型，喻示着中国书法的专业时代的到来。1979
年起沙老为浙江美院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导师。一生中培
养了一大批浙江书坛的中坚力量。

可以说，沙老通过近一生的探索实践，为中国书法高等教
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沙老在书法教学思想上因
人、因事而异，主张实事求事地进行书法学习与研究，是一种
唯物主义的书法教学观。从现代高等书法教育史的视野，沙
孟海诸老奠定的既重传统、重基本功训练又充分注重并发扬
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及其人文精神的教学思想，经过数十年发
展形成的“国美教学模式”，对当代高等书法艺术教育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除了作为书法篆刻家、学者、教育家以外，沙孟海也是杰
出的书法篆刻活动的组织领导者。沙孟海是引领现代浙江书
法的关键性人物，同时也是浙江书法六十年以来唯一一位曾执
掌浙江省书协、西泠印社等重要书法社团与机构的重量级人
物。改革开放以后西泠印社在第四任社长沙孟海的带领下，迎
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同时沙孟海也兼任了中国书法家协会
第一届副主席与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首届主席，作为为群众性的
学术团体，浙江省书协在沙老的带领之下，坚持开放多元、大书
坛、大容量的工作思路，提倡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的风气与和而
不同、兼容并蓄的风度，促进了当今群星灿烂、生动活泼局面的
形成。（文章节选自郑利权《多维视野中的沙孟海》）

▲沙孟海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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